Volume 33

Issue 7

Article 1

July 2018

Remarks on Leading Role of Scientist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U Xiang-Ping
National Astronomical Observatori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ommended Citation
Xiang-Ping, WU (2018) "Remarks on Leading Role of Scientist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Vol. 33 : Iss. 7 , Article 1.
DOI: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18.07.001
Available at: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7/1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lcyang@cashq.ac.cn, yjwen@cashq.ac.cn.

专题：科学普及问题政策研究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olicy Research

浅析“科学家与科学普及”之
若干问题
武向平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北京 100101

摘要

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之一。同时，作为科普知识的源头，科学家开展科普工作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伴随着知识爆炸和新媒体时代的来临，科学普及工作的内涵以及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尤
其是科学普及的科学性、准确性、规范性问题，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相应的冲击和影响。政府、科学家群
体、媒体乃至全社会应当共同努力、多管齐下，共同推进科学普及领域的治理与发展。
关键词 科学普及，科学家群体，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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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是一切自然科学知识的源头，是科普的主

法拉第的系列讲座《蜡烛的故事》，成为历史上科学家做

力，永远无法被替代。站在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科学

科普的佳话与经典，给社会带来了一股巨大的科学暖流，

家有义务和责任把自己从事的研究以公众能够接受的方式

影响深远；爱因斯坦也曾著有《物理学的进化》一书，即

展示出来，使得公众理解科学、学习科学，进而推动人类

使没有数学基础的民众也能从中了解“人类的智力如何寻

社会进步。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曾说过：“科学普及

找观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联系”；而霍金的《时间简史》

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

无疑是当代科学家做科普最成功的典范，其影响范围之

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

广、影响效果之大、影响时间之久都是空前的——即使初

历史上，不乏科学家做科普给社会注入巨大正能量
和产生重大影响的故事：布鲁诺勇敢地宣扬传播哥白尼

入学堂的小朋友都知道《时间简史》，读不读其实都已不
影响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的“日心地动说”，影响整个欧洲 17 世纪的科学和哲学

除了科学家的科普讲座、科普文章、科普书籍，媒

观；赫胥黎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追随者和第一个提出人

体无疑是科普的最有效和最广泛的载体，在科普工作中发

类起源问题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科普工作者，

挥巨大的传播作用，特别是进入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这

他一生追求促进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推动科学研究方法

一作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需要注意的是，当媒体和媒

在生活诸多方面的应用；发明电磁感应效应的大物理学家

体人担任科普的源头和传播渠道时，他们既可以传递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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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可以传递负能量。“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作

识内容庞杂。③ 在科学家层面，科学家对科普认识不足和

家徐迟写出了影响一代人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缺少热情；一些科学家并不具备科普的基本素质；科学家

我们这些当时的豆蔻少年，一遍遍吟诵着其中饱含深情的

“普”的速度远低于媒体“普”和“及”的速度。④ 在

词句，心中升起了对科学的崇尚和对科学家的敬仰，点燃

公众层面，大众科学素质目前普遍偏低；大众主要受控于

了立志科学报国的一腔热情。这部作品大概可以称得上是

网络等创博媒体的影响；大众自发的科普需求不足以构成

建国以来媒体人做科普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典范，向社

“有效需求”。但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笔者在此主要谈

会传递了科学和科普的巨大魅力和正能量。今天，能够像

谈体制和社会因素之外科学家自身的一些原因。

《哥德巴赫猜想》这样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的作品少了或者

的确，并非每一位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的优秀科学家

干脆不见了，追究其后的原因，大概不是像陈景润这样的

都能成为合格的科学普及专家，把科学研究的专业术语转

大科学家少了，而是像徐迟这样能够深入生活的媒体人少

化成大众能听懂的“大白话”是一门艺术，不成功的例子

了。眼下，一个年轻的记者，不到 10 分钟的访谈（甚至

比比皆是。例如，某知名科学家去一所知名中学做科普报

根本不用直接面对科学家），加上网上搜寻到的支离破碎

告，听得学生睡倒一大片，看到此情此景，这位大牌科学

资料，就可以在几小时内杜撰出一个科学家和其从事科学

家中途愤然离去。某知名科学家受邀去一所小学参加开学

研究的故事。这些故事以及其中的“科学知识”，不仅给

典礼并做科普报告，因其一口家乡话而使小学生们一片哗

科学家本人也给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有位科学家

然，极大地降低了一个科学家在小学生心中的崇高地位和

曾说：“作为科学家每上一次报纸就会丢掉一个朋友，上

对科学知识的渴求欲望。前不久，某大学要求每个研究生

一次电视就会丢掉所有朋友。”虽然我们可以怪罪科学家

都必须在读研期间做一次科普，这种不因人而异制定的强

尚未学会和媒体打交道，但主要的因素还是激烈竞争压力

制科普措施，很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从事自

之下的媒体和媒体人已经不再能“沉下去”深入生活，不

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并不是人人都要去做科普，不建议

再把科学的严谨以及对科学的敬畏放在第一位，而能否吸

一窝蜂地为了科普而科普。

引眼球已经成了最大的动力和推手。更甚者，一些媒体人

几年前，林群院士曾举例：“一些人甚至认为从事

在制作和报道所谓科学事件新闻的背后，带着十分强烈的

科普是不务正业，没有创新性，科研搞不下去了才去搞科

个人色彩，预先设定了舆论的导向，片面取舍科学事实，

普。”现在，似乎出现了相反的情形：一些科研工作者甚

仅仅列举有利于自己观点的“科学证据”，利用电视和网

至包括研究生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如火如荼的科普

络的广泛传播效果，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前

活动中。欣慰之余，仍需审慎。每一名科学家都是自己领

几年，一部劲爆的雾霾电视片和一部有关转基因的短片，

域内的佼佼者，一旦超越自己的研究领域，科学家也可能

成为媒体人做“科普”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典型例子。

就只是一名“小学生”，所以科学家既是科普的传播者，

我们不禁要问：媒体人岂能代替科学家做科普？

同时也是被科普的对象。一个值得关注的苗头是，一些所

那么，我们的科学家都躲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站出

谓的“全科”科普“大 V”或“网红”正在新媒体的簇拥

来担任科普的使者？也许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列举一系列

下诞生，对超越自己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以极其非专业的

的原因：① 在管理层面，缺乏科学家与公众的联系、交流

语言给公众传播着所谓“科学的声音”。哪里有热点、哪

和沟通渠道；缺乏国家层面的高效科学家智库；主管部门

里有邀请、哪里有活动，哪里就会出现这些科普“大 V”

过多。② 在社会层面，科普信息化跟不上社会信息化；科

的声音。在科学家光环的掩饰下，在媒体的吹捧下，原本

普内容跟不上科技前沿的发展；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所需知

科普的初心被抛弃了。在虚荣的驱使下，飘飘然起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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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宇宙，小至量子，什么转基因，什么外星人……没有科

误导。虽然官方机构和媒体每年都要举办科学谣言粉碎活

普“大 V”们不懂的话题。

动，但影响力有限。特别是，即使官方辟谣后，互联网企

由此，权威科学家科普智库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

业并不删除相关虚假科学新闻，这些新闻仍可随时查得。

迫切。每当出现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媒体的解读往往

试举一例，百度搜索关键词——“天眼”，与其相

缺少官方权威的声音。媒体人采访的科技工作者，甚至

关的网络新闻有：“中国天眼接到神秘信号，大神霍金

可能压根就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而其煞有介事地解读

再次出言警告”；“中国天眼望远镜接收到外星人警告信

评论一通，在公众听来便成了“科学的声音”。权威解

号，内容出乎所有人意料”；“霍金再发警告，天眼计划

读的滞后，给社会和公众造成了十分负面的影响。高层

会招惹外星人或引来灾祸”；“一个地球竟然被中国天眼

主管部门应该建立科学家智库，在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

找到了，全球震惊！”；“西南山区射出一道电芒，日欧

之初，由所属领域的重量级和权威科学家第一时间给公

闻讯求白宫出手：要中国交出宇宙信号”；“中国天眼轰

众发出真正“科学的声音”。即使媒体采访和报道，也

动世界！美日欧直接跌落神坛，齐呼：要公布真相”；

应该由主管部门推荐权威的科学家出场，避免嘈杂的声

“中国天眼再接收‘外星人’信号！日欧联手求公布，美

音，杜绝混乱的局面。

国醋意难消”；“中国天眼发现第二地球，水资源是地球

因为科普工作不到位，我们曾经有过诸多惨痛的教

的 10 倍。将成为人类未来的家园”；“外国专家：中国

训。可曾记得，严重违背科学规律造成的“亩产万斤”

已经破解外星人信号，竟是一条求救信息？”以上这些所

闹剧，给社会和人民都带来的巨大灾难；日本福岛核电

谓的“科学新闻”，全都是蓄意炮制的虚假内容，社会流

站事故后，谣言四起，流传甚广，争相抢购食盐，一度

传甚广，甚至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都信以为真。

引起超市食盐短缺，民众恐慌；近些年，一些不良商家

有关法律相对滞后（如 2002 年通过的《科学技术普

利用人们特别是老年人对长寿的渴望和追求，以科学的

及法》），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凸显出相关法律的不健

名义推出名目繁多、价格不菲的“保健品”，并请所谓

全——针对互联网上虚假科学新闻的传播并没有完备的

“名医”“教授”等包装的“科学家”予以大肆宣扬，

规范性法律文件，仅仅依靠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自律并

致使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财产受到巨大损失。特别是一

不现实。我们需要建立惩罚措施，针对虚假科学新闻，

些电视台受利益驱动，丧失基本道德底线，给保健品的

要限期冻结相关链接。我们需要建立企业黑名单，对发

泛滥推波助澜；一些人把本属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

现问题有意拖延，拒不整改的行为进行公示或警告。最

加以保护和发扬光大的中医，推上西方标准的科学审判

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源头杜绝没有科学家参与和把关的

台，得出中医是伪科学的荒谬结论；而近期问世的名目

科学事件和新闻。建立科学新闻的审核机制和制度，我

繁多的所谓“量子产品”更是荒唐和可笑。

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当我们尚没有充分准备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信

当今中国正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阔

息化时代。信息时代既为科普工作提供便捷和迅速的通

步前行，在前进的征途中，暴露出一些科学家自身和管

道，也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难题。我国网民超

理部门在新形势下科普工作中的新问题，都是发展中的

过 7 亿，网站 500 多万个，虚假科学新闻和谣言传播速度极

必然。除了政府部门应该积极作为，化解矛盾，广大科

快，影响面甚广，危害颇深。在科学素质尚没有普遍提高

技工作者也要调整心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提升

的今天，民众对于很多事物并没有很强的信息甄别能力和

全民科学素质而尽职尽责。强国梦不仅仅是让一些科学

辨伪能力，极易偏听偏信以至于被网络上的不实科学信息

家能够引领世界的科技大潮，也要让全国人民能够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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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得有品位、有尊严、有获得感。

长。我们期望在两年的时间里，发挥院士群体的智库作

科普之道路，任重而漫长，但实现“两个一百年”

用，从顶层设计入手，针对我国科普发展战略的若干重

宏伟目标的召唤，时不我待。沉甸甸的使命感和科学家

要问题开展调研和分析，形成一些系统性的研究报告和

的责任心，促使一些科学家提出并经中国科学院学部批

建议，为我国科普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重要咨询。我们

准组织实施“我国科普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

的研究进展、阶段性和最后的成果，将在《中国科学院

课题。课题依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在

院刊》逐步发表，并愿吸纳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建议和意

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指导下，由几十位热

见，完善和丰富课题内容，提高咨询建议的质量，为全

心科普事业的院士以及科技政策研究的学者组成研究团

面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把我国建设成美丽富强的现代化

队，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和笔者担任共同课题组

世界科技强国而尽职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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